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江湖俠義  -- 續小八義續小八義
第十回第十回  死臨危偏遇逃生者　生遇險又逢救死人死臨危偏遇逃生者　生遇險又逢救死人

　　唐鐵牛被兩名嘍兵從石洞裡推出來之後問道：「上哪？」　　「上西天。」

　　「西天在哪兒呀？」

　　「你別裝糊塗。要你的命。」

　　「金翅大鵬蓋世英表面上裝英雄，把我押起來。他怎麼又改了主意啦？」

　　「跟你說，大寨主倒不想殺你，你小子傷人太重，全山的寨主都恨透你了。唐鐵牛，聽說你們狀元府裡那幫人數你最壞。我們

的二寨主、三寨主韓芳、韓亮，還有外邊請來的一些偏寨主，五隻鳳、五隻虎，大伙一致的要把你處置了，不然出不了這口氣。我

們倆今天晚上奉幾位寨主的命令把你推出去，腦袋往下一砍，大伙兒好出出這口氣。」

　　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　　「現在就走。」

　　「你們大寨主可是不讓殺我。」

　　「殺了你之後，大寨主知道了，也沒有辦法了。」

　　「你們這麼做不缺德嗎？」

　　「缺不缺德不干我倆的事，這是眾寨主的命令。」

　　「好吧！我跟你們提個要求，把我那對鐵棒槌給我拿來。這對鐵棒槌跟我多年，我要死了，它得跟我並骨，我還沒娶老婆呢！

沒老婆就用這棒槌吧！怎麼樣？我都是要死的人了，這點事兒還不能答應嗎？」

　　倆嘍兵互相看了看：「好吧！成全你小子，這棒槌讓你帶著。我給你拿去。」一個嘍兵轉身進洞，不大會兒把一雙鐵棒槌拿出

來了。「我給你拿著，等你死了扔你身邊。」

　　「好！謝謝！」

　　兩個嘍兵推著唐鐵牛，沒敢在寨裡頭走，而是出了後寨門，來到後山坡上。他們也怕蓋世英知道了。唐鐵牛被推到山坡上，一

片樹林附近，前邊是河水，聽得見淙淙流水聲。

　　「唉！」唐鐵牛看著河水，心中暗暗盤算：鐵牛啊！二十幾歲了，這一生就算了結了。我不是怕死，關鍵是事兒沒辦完。周景

龍兄弟的仇沒報，猴兄弟腦袋在山上還沒拿下來，我人死了，這心死不了，還得掛著這碼事。兄弟喲！活著咱哥倆好，死了咱哥倆

更好。猴兒哇！你在前邊等著哥哥吧，我這就找你去。猴兒哇！等將來咱哥倆再托生人還行俠仗義，殺贓官，抓惡霸，咱們哥倆還

照舊走這條路。不過，哥哥這心裡總有點兒難受，人之常情，弟兄們在安平鎮我也是放心不下，更可恨的是大丈夫應死的轟轟烈

烈，可今天我死的窩窩囊囊，唉！矬子一咬牙一狠心：這陣有淚不能掉，死要死個剛強。唐鐵牛看看這倆嘍囉：

　　「二位，誰先動手哇？殺我的時候，這刀快點兒，給我個痛快，可別手軟，要是刀不快，噴你一身血，我還得罵你，死了變鬼

老跟著你倆。」

　　這倆嘍兵被他嚇得真有點怯：

　　「好吧！姓唐的，放心吧！保證一刀成。閉眼吧！」

　　「來吧。」唐鐵牛把眼一閉：「快點兒！」

　　這時候，耳畔邊只聽見「噗噗」兩聲。

　　「啊！怎麼兩聲啊？脖子沒覺涼，心裡沒難受，這刀可真快！」

　　這時只聽耳邊有人喊：

　　「三哥、三哥，睜開眼。」「哧哧」，把繩子給剪開了。

　　「誰呀？」

　　「我是你兄弟阮英啊！」

　　「好哇！猴兒啊，你夠朋友，真來領我了，三哥跟你這就走。」

　　「你胡說什麼？睜眼！」

　　唐鐵牛睜眼一看，阮英站在他面前，還是原來那身穿戴，背單刀，挎鏢囊，手裡還拿著一口刀。

　　「猴兒哇！你這時唱的哪齣戲呀？怎麼背著刀，手裡還拿著刀哇？你是不是死了來顯靈顯魂來了？我也死了，你叫我來了？」

　　「三哥，行俠仗義信這套嗎？我死了還能說話嗎？你看這倆嘍兵都切開晾著啦！腦袋全掉了。」

　　唐鐵牛一看，果然兩個嘍兵橫屍山坡，身首異處。

　　「兄弟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這倆嘍兵全被我給殺了。我沒死，我又活了。」

　　阮英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

　　原來那天阮英在飛雲橋上踩翻了銷線，他從橋上翻下去了，順水漂流，阮英隨波而下。水裡是有埋伏，尖刀、彎刀、滾龍刀。

偏趕上漲潮水流大，阮英體又輕，一點也沒碰著，順著河水，就把他給漂走了。衝出好幾里地之後，河水把他衝到岸邊的灌木叢

處，擋住了他的身體，他已經沒有氣了。正好早晨有個小孩在那釣魚，看見阮英，就把他扯上岸來，把它趴放在自己的背上，慢慢

給他往外控水。阮英剛淹死時間不長，肚子裡的水一點點的流出……
　　「哎……呀……」他慢慢地甦醒過來。
　　小孩高興地說：「活……活了，真……真好。」
　　阮英一聽，是個「結巴」在說話。阮英把眼睛睜開，一看眼前站的是一個十一、二歲的小黑小子，除了牙是白的，哪兒都是黑

的。穿一身藍布小褲褂，係條藍布小褡包。站在他面前，腆著小肚子。

　　「你……活了！」
　　阮英一看四外無人，就知是小孩救的他。

　　「小兄弟，你是從哪兒到這兒來的？」

　　「我今天早晨撈、撈魚來了，碰上你順河漂、漂、漂……下來了，我把你弄、弄活了。」
　　阮英說：「照這麼說，我得好好地謝謝你呀！」

　　「甭……甭謝啦！你……你站起來吧。」
　　阮英想站起來，可兩腿就像棉花瓜那麼軟，站不起來了。

　　「哎呀，我站不起來了。」

　　「完了，站、站不起來了。走、我背你上俺家得、得了。」

　　「你們家離這多遠？」

　　「就、就在前邊。」這小孩還真不錯，把阮英背起來了，他挺有勁兒，跑得挺快，一會兒的工夫，走出來有幾里地，來到一個



村莊，進村沒多遠，推開一個院子的門，走進院中，進院就喊：

　　「娘！有個人死了，我把他給救活了，上咱們家來了。」

　　「喲！在哪兒呢？」

　　「這不是在這嗎？」他把阮英就背進來放在了床上，阮英一看，面前站的這位夫人也就是五十上下歲，像一個普通的農家婦

女。

　　「老人家，是您的兒子把我給救了，我謝謝您。」

　　「哎！謝什麼，快躺下歇會兒。這衣服全濕了。孩子，這是從哪兒背來的？」

　　「就、就在前、前邊。這個人挺好玩的，他長的多有意思呀！」

　　「別胡說！快把衣服換換吧！」

　　小孩說：「娘，他腿走不動了，我就把他背咱家來了。」

　　「好，這倒對呀！我給他去燒點熱水喝。」

　　老人出去燒水去了，小孩趕緊上床來，找個被子給阮英蓋上，把濕衣服給扒下來了，拿到外邊晾上，轉身回來之後，阮英說；

　　「小兄弟，請問你貴姓大名啊？」

　　小孩說：「我姓殿，叫殿曦嵐。」

　　這時老太太燒開了水進來了，給阮英倒一碗熱水，端到阮英面前說：

　　「小伙子，怎麼掉水裡的？」

　　「老伯母，我是平山滅寇的，這兒有個藏軍山，山寨主是金翅大鵬蓋世英，他的山上來了一些漏網之賊，在這一帶為非作歹，

行兇作惡。我是大宋官軍南路招討使阮英，為攻山寨，我夜探飛雲橋，不慎中了埋伏，失足掉到水裡，我以為必死無疑，沒想到這

位小兄弟救了我的性命。伯母，我要謝謝你們娘倆。不知家中還有何人？」

　　小孩說：「我還有爹呢！我爹在那個院裡，他六十多歲了。我說阮英啊，你知道蓋世英是誰不？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他是誰？」

　　「他是我大師兄，我爹是他老師呀！」

　　阮英一聽暗想，這回倒好，掉人家圈裡啦！

　　老太太聽到這，衝孩子使了個眼色，不想叫孩子說下去，可這孩子根本沒看見，接著還說：

　　「你別說，我這師兄還……不錯，他對我爹可孝順了，又供柴又供米，有時還給我爹送、送……錢來。可我爹這老頭可倔了，
他送東西我爹都不要。反正啊，好幾年他也不敢上俺家來了，我爹也不讓他來。但他的武藝是跟我爹學的，他呀是在俺家長、長、

長大的。那時還沒有我，我聽我爹說的，我爹教他練武術，後來他走了，我才生下來。」

　　「噢！原來如此。請問老人家的大名？」

　　「我爹叫殿龍殿步云。」

　　阮英一聽，這老爺子在江湖上可是早有耳聞，聽自己的老師趙華陽說過，這老爺子，年輕時就是一位藝高人正、俠肝義膽的江

湖英雄，沒想到在這跟老伯父碰上了。

　　「曦嵐哪！你領我去見見老伯父好不好？」

　　「行，走吧。」

　　老太太一看，心想這孩子怎麼全說了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這不是給你爹找麻煩嗎？再說，這是官府上的人，正要抓蓋世英，

弄不好，你爹也得受連累啊！哎！不管怎樣，孩子已經說合來了。

　　阮英看看老太太說：

　　「老伯母，您對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終生難忘，我一定要見見老伯父。」

　　「那好。孩子，領著你這位哥哥去見你爹去。」

　　阮英把這身衣服又穿整齊了，跟著小孩，來到老爺子的東跨院。一挑門簾，殿曦嵐先進去了。

　　「爹，我給你帶個客人來。」

　　老頭兒半躺半臥，坐在一個藤躺椅上閉目養神，阮英跟著進來了，老頭兒就像沒聽見。

　　「爹，我給你帶客人來了。」孩子又說了一遍。

　　老爺子這才把眼睛睜開：「誰呀？」

　　阮英一看這老頭兒，約有六十多歲，光頭沒戴帽子，綰發，別一枚竹簪，身穿藍布褲褂，白襪黑鞋，棗紅色面龐，皺紋重疊，

二目灼灼有光。

　　阮英說：「伯父，我叫阮英，乃是梁山阮氏三雄的後代，我師父叫趙華陽，我給你磕頭了。」

　　老頭兒趕緊起來，把阮英攙起。

　　「噢！孩子，原來是你呀！你師父是我的好友，是哪陣金風銀風把你刮到這兒來了？快坐下坐下坐下，曦嵐哪！你是怎麼跟這

個哥哥碰上的？」

　　「是、是這麼這麼回事……」
　　阮英把金翅大鵬蓋世英的所作所為、藏軍山的事情跟老頭兒又說了一遍。老爺子聽著，雖然沒說話，但看得出來，他情緒很激

動，腦門上青筋直爆，呆了一會兒，這氣又平和下來了。

　　阮英說：「伯父，蓋世英這個人我們聽說過，他原本是一條綠林好漢，只是因為其弟蓋世雄的死，與我們結下了點私仇，這本

是可以解說開的疙瘩，但他卻由此投靠了朝內的權奸，充當了人家的鷹犬爪牙，並與一些江湖敗類摻到一處，其中有一人名叫奚金

哥，夜入皇宮，盜取九龍珍珠冠，成了盜寶的國賊，聖上命我捉拿國賊歸案，而蓋世英卻在山上窩藏國賊，與我等為敵。老人家，

您既是與我師父是好朋友，自然應關照我這個晚輩，我見不到您，作為罷論，今天見到您了，沒別的，請您助我一臂之力，勸勸蓋

世英您的大弟子，獻出奚金哥和國寶珍珠冠，以免去攻山破寨塗炭生靈，不知您老人家意下如何？」

　　殿步雲聽完之後，說：「孩子，我是與你師父交好甚厚，不過，這件事我幫不了你，我現在已經歸隱了，什麼事我也不管了。

蓋世英雖然是我的弟子，但兒大尚且不由爺，何況是徒弟呢？我是行將就木之人，哪還管了這人世上的紛爭？徒弟我管不了啦。我

能管的只是我的這兩個院子，幾畝地，我種什麼它就長什麼，別的，誰也不能服我管。」

　　「伯父，您說得太客氣了，您是虎老雄心在呀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嘛！」

　　「孩子，不要這麼誇獎，我不行了。曦嵐哪！領你哥哥吃飯去；孩子，在這多玩幾天，恢復恢復身體，然後再去忙你的公事。

曦嵐，領你哥哥上那屋去吧。」

　　阮英一看，老人家這是不想出頭哇，師徒如父子呀，老爺子肯定還有許多想法。阮英沒辦法，只好跟著曦嵐到了那屋，老太太

給他們做點兒飯，阮英開始吃點兒稀的，身上還有點兒不好受。呆了幾天，身體漸漸復原，天天在這磨：「伯父，您要是不幫忙，

我就在這不走了。」怎麼磨，老頭兒也不吐口兒，最後，阮英跪在了老人家的面前：

　　「伯父哇！您要是幫這個忙，我就站起來；不幫這個忙，我就不站起來，跪個釘槽木頭爛，在河裡沒死，我就死在您這兒

啦！」



　　殿龍殿步雲一看這種情況，也無可奈何了：「嗨！這是我教徒弟賺的。孩子，起來吧！我這麼大歲數，不能隨便去。」老頭兒

一伸手，從牆上摘下一把刀來，「噌」就把刀亮出來了。這口刀，寒光襲人，亮如秋水，最大特點是血槽處是穿透的一道溝，溝裡

含著一顆滾動的銀珠，可以隨著刀的擺動而上下亂竄。老頭兒說：「我闖到江湖這麼多年，就得了這麼一口寶刀，此刀名叫滾珠劈

水電光刀，蓋世英認識我這把刀。」「啪！」此刀入鞘，「你拿去吧，拿著我這把刀去見蓋世英，你告訴他，就說我說的，讓他把

奚金哥交出來，把珍珠冠奉還你們，跟隨你們進京請罪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伯父，要是蓋世英按您說的做了，我敢保他安然無恙，不受罪罰。不過只拿這把刀到了藏軍山，蓋世英能聽話

嗎？」

　　「孩子，我跟你說吧，見刀如見人，這冤家對我應該說還是夠孝順的，你把這刀拿去，你就說我這麼說的，你看他怎麼對待

你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好！伯父，那我謝謝了，我這就走。」

　　「天這麼晚了，何必太急，歇息一日，明天早晨再走不遲。」

　　「伯父，我已幾日離開行轅，恐怕大家為我著急，歸心似箭，我想今天晚上就走。」

　　「好吧！既然如此，曦嵐哪！送你哥哥。」

　　殿曦嵐領著阮英，到這個屋子又辭別了老太太。

　　「哥哥，我送你走吧。你什麼時候再來呀？」

　　「曦嵐，認識這個道兒啦！說來就能來。」

　　兩個人出了他家的小院，邊走邊說：

　　「曦嵐哪！藏軍山你去過嗎？」

　　「去過，還常去哪！他那山上別看有埋伏，我可都……都知道，他……他們誰也不敢惹我。」
　　「兄弟，你能送我進趟山嗎？」

　　「你什麼時候去？」

　　「我現在就去。」

　　「行！我跟我爹說一聲。」

　　「你要告訴他。老人家准不讓你去了。」

　　「我不那麼說。」

　　他回來了。「爹呀！我哥哥要走，不認識路，叫我送他一段。」

　　「行啊！告訴阮英，有工夫再來。」

　　「他說了，還得給你送刀呢！」

　　「行，送你哥哥走一趟。」

　　小孩出來了。「怎麼樣？走，咱倆別走旱路，從水上走，我有船。」

　　他領阮英上了船，小孩擺著船，就來到了藏軍山。「這不是嗎？這就使後山寨。」小孩把船停到了岸邊的小樹旁，用纜繩把船

拴住。

　　阮英說：「我上裡邊看看，你在這別走哇！」

　　「你上去也……也不行啊！道上有埋伏，你也不……不明白呀！我領你去。」
　　正在這時，就聽見前邊有說話：「行了，就在這吧。」「給個痛快。」

　　哎喲，阮英一聽這聲音他最熟哇！這是我三哥唐鐵牛，怎麼跑這兒來了？阮英趕緊下了船，就來到這兩個嘍兵的後頭，這個剛

一舉刀，阮英在後邊一刀－－「撲」這個腦袋掉了，那個還沒等反應過來，「噗嗤」那個腦袋又掉了。

　　阮英見到唐鐵牛，把自己的經過跟他講了一遍。殿曦嵐也過來了。

　　「這、這是誰呀？阮哥哥，你認識他嗎？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這是我大師兄，又是我三哥叫唐鐵牛。三哥，你怎麼被他們抓住了？」

　　唐鐵牛說：「別提了。我們以為你死了，上高山來盜人頭來了。現在，雲平、金貴、王亮他們仨死活我還不知道，雷霆也叫他

們抓起來了，王明死了，狀元表面上好像沒什麼，那心都要碎了。兄弟，既然你今天拿來寶刀，這可是個大好事，蓋世英是最講義

氣的人，如果寶刀到此，也許能把奚金哥給綁起來，把珍珠冠交出來。兄弟，就全看老頭兒這點兒威信，全看這把刀好不好使了。

」

　　小孩說：「我告、告、告訴你們說，我師兄最聽我爹的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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